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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教育史话］

创建近代中国大学数学系  是为数学教育的先驱

提携后学不拘一格育英才  堪称慧眼独具之伯乐
文 _ 王渝生

王渝生，中国科学院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副

理事长，中国科技馆研究员、原馆长。

今年是中国近代数学教育的先驱、中国数学界的伯乐熊庆来诞辰 120 周年。

熊庆来（1893.10.20—1969.2.3），字迪之，云南弥勒人。父亲熊国栋曾在

河北和云南任过儒学训导和儒学教谕。熊庆来天分极高，四五岁即受启蒙教育，

小小年纪便满腹经纶，喜好诗词书画。后就读于新式学堂“朋普学校”，兼习中学、

西学，文理皆通。

1907 年，熊庆来考入云南方言学堂（当年改名为云南高等学堂），期间因参

加反对英法霸占七府矿权的运动而受到校方当局的“记过”处分。

1911 年辛亥革命后，熊庆来考入云南省立一中附设的英法文专修科习法语，

该校是云南地方当局为向欧美派遣留学生而举办的，直接由洋人授课。熊庆来以

优异成绩被录取为留学比利时的公费生，到比利时包芒学校预科班，攻读采矿专业。

1914 年“一战”爆发，德国占领比利时，熊庆来辗转荷兰、英国，最后到达

法国，进入圣路易中学专修班改学理科。他给家中写信道：“戏院、酒店、舞厅，

男不喜入。谚语道：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男以努力读书为要。”

在法国，熊庆来先后就读于格诺布大学、巴黎大学、马赛大学、蒙伯里大学

等欧洲名校，学习数学、力学、天文学、物理学等课程，听过居里夫人所作的“核

裂变与政治的、科学的、军事的意义”等学术报告，使他眼界大开。

1920 年，熊庆来获得了法国理学硕士学位。

1921 年春，熊庆来回到故乡云南，任教于云南甲种工业学校和路政学校。

1921年秋，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的前身）校长郭秉文延聘熊庆来，创办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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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系，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高等数

学系。28岁的熊庆来任系主任和教授。

在此之前，中国大学数学系水平不

过相当于当时欧美国家中学数学程度。

熊庆来在担任系主任5年中，自编了《平

面三角》、《球面三角》、《方程式论》、《微

积分》、《解析函数》、《微分几何》、《力

学 》、《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

《高等算学分析》等 10 余种大学高等

数学的教材，这也是第一次用中文写成

的近代数学教科书。

在此期间，熊庆来和何鲁、胡刚复

资助学生严济慈到巴黎攻读博士学位，

由于严济慈在数学、物理等方面的杰出

表现，法国从此开始承认中国大学的文

凭。

1926 年，熊庆来转到清华学校

（1928 年改名清华大学）任教，担任

算学系教授兼主任。1929 年主持成立

清华大学算学研究部，这是中国近代史

上第一个近代数学研究机构。次年招收

第一届硕士研究生，陈省身便在这一年

入读。

熊庆来爱惜和培养人才的高尚

品格，深受人们的赞扬和敬佩。早在

1921 年，他在东南大学当教授时，发

现一个叫刘光的学生很有才华，经常指

点他读书、研究。后来又资助家境贫寒

的刘光出国深造，并且按时给他寄生活

费，甚至卖掉自己身上穿的皮袍子，给

刘光寄钱。刘光成为著名的物理学家后，

经常满怀深情地提起这段往事，他说：

“教授为我卖皮袍子的事，10 年之后

才听到，当时，我感动得热泪盈眶。这

件事对我是刻骨铭心的，永生不能忘怀。

他对我们这一代多么关心，付了多么巨

大的热情和挚爱呀！”

1931 年，时任清华大学算学系主

任的熊庆来在《科学》杂志看到一篇发

表于 1930 年的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

五次方程式不能成立的理由》。仔细读

完论文，熊庆来把目光转向论文的作者，

华罗庚，这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熊庆来

多方打听，终于了解到华罗庚初中毕业

后就辍学在家，后在金坛中学当一名庶

务员。求贤若渴的熊庆来马上设法把华

罗庚请到清华，让他边工作，边旁听数

学课程。结果仅仅几年后，华罗庚即成

为驰名中外的大数学家。这就是广为流

传的熊庆来慧眼识华罗庚的佳话。

1932 年，熊庆来代表中国赴瑞士

苏黎世首次参加国际数学家大会。会后

在巴黎从事研究工作，1934 年以《关

于无穷级整函数与亚纯函数》论文获法

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该函数论方面的

研究定义了一个“无穷级函数”，国际

上称为“熊氏无穷数”。

1934 年，熊庆来从巴黎返回国内

后继续在清华大学担任数学教授兼系主

任。

1937年，应云南省主席龙云之邀，

熊庆来担任云南大学校长至 1949 年。

其间该校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惨淡经营

获得重大发展，成为中国著名大学之一。

熊庆来后来回忆说：“我鉴于那时

国家教育、学术发展甚不平衡，感觉能

在西南经营一健全的大学，应有重大意

义，尤其当国势艰难之时。我认定只有

在云南办好自己的大学，使很多青年易

得深造机会，不必舍近求远，才能满足

建设的需要。”

这位性格平实、举止言谈缓慢而持

重，讲一口低沉慢语速云南话的校长，

有条不紊地从办学规模、专业设置、教

师聘任、招生制度和学校管理诸方面对

云大进行改造。有的放矢地提出了办学

的五项原则：慎选师资，提高学校地位；

严格考试，提高学生素质；整饬校纪；

充实设备；培养研究风气，并大量引进

聘请优秀教师和学者到校任教。

12 年间，他使云南大学一跃成为

门类齐全、具有相当水平和规模的大学，

跻身于全国有名大学的行列，实属不易。

1948 年，熊庆来与北京大学校长

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一起应邀

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行的世

界教育大会。由于云大成为“民主堡垒”，

在熊庆来离校不久，便被当局宣布解散

整顿，熊庆来随即被解职。

世界教育大会结束后，熊庆来暂留

巴黎做研究工作，1951 年因脑溢血而

致半身不遂，但他始终意志坚强，继续

坚持从事研究工作，拒绝台湾邀请，留

在法国至 1957 年。

1957 年 6 月，在《关于亚纯函数

及代数体函数，奈望利纳的一个定理的

推广》一书完成后，熊庆来回到祖国，

来到北京，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

究员、全国政协第三届委员、第四届常

委等职。他拖着伤残的身体，为国家培

养数学人才，后来成为著名数学家的杨

乐、张广厚就是在 1960 年代经他精心

指导的。

“文革”期间，熊庆来和许多科

学家一样受到冲击，1969 年 2 月 3 日

夜含冤而逝，终年 78 岁。9 年后的

1978 年 3 月，中科院为熊庆来平反昭

雪，骨灰安放八宝山革命公墓。华罗

庚为恩师写下了催人泪下的《哭迪师》

的挽词。■

熊庆来题词

    我们有相同的老师——熊庆来（左起：华罗庚、 

陈景润、杨乐、张广厚）


